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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語日語借詞之元音改適* 

林蕙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本文透過第一手語料，探討噶瑪蘭語中，日語借詞元音改適和音韻

之互動情形，並提出優選理論的分析。研究發現，日語和噶瑪蘭語共有

的元音並不一定完全被如實地借入噶瑪蘭語，而噶瑪蘭語不存在的日語

元音在改適後也不一定與日語元音最相近。此外，在日語借入的過程

中，也有清元音弱化或刪除的情況。本文認為，不論是日語和噶瑪蘭語

共有元音未被如實借入，或是不同元音改造後與日語來源詞元音有所差

異，都是為了符合噶瑪蘭語固有音韻規律。由於借入時有較多變異或被

弱化／刪除的元音大多屬於聽覺顯著性較低的中元音及清元音，且元音

改造時也都遵循噶瑪蘭語固有音韻規律，顯示噶瑪蘭語日語借詞元音改

適同時受到聽覺感知和噶瑪蘭語固有音韻的影響，支持了借詞三大理論

中的「語音－音韻對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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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詞彙的借用是語言接觸下最常見的產物之一。中日甲午戰爭後，臺灣

歷經日本長達五十年（1895-1945）的殖民統治，故臺灣內部語言（如：閩

南語、客語、和臺灣南島語）和日語長期接觸下，參雜日語借詞的情形相

當普遍，噶瑪蘭語也不例外。噶瑪蘭語是臺灣南島語，主要分布在花蓮縣

豐濱鄉和臺東縣長濱鄉。噶瑪蘭語有兩個主要方言，分別為花蓮縣豐濱鄉

新社部落使用的新社方言以及臺東縣長濱鄉樟原部落使用的樟原方言。兩

者僅在語音上有[z ~ ɾ] 輔音對應上的些微差異（張永利 2000: 45，Li & 

Tsuchida 2006，謝富惠 2016: 22）。噶瑪蘭語是台灣南島語瀕危語言之一

（Li 2007，謝富惠 2016: 4），所幸文獻中有不少噶瑪蘭語的研究，例如：

Abe (1996) ，Blust (2003) ，Chang (1997, 2005) ，Chang & Tsai (1998) ，張

永利（2000），Chang & Lee (2002) ，Hsieh (2007) ，Jiang (2006) ，Lee 

(1997, 2007, 2009, 2010) ，Li (1978, 1982, 2007) ，李壬癸（1996: 55-162），

Li & Tsuchida (2006) ，Liao (2002, 2004) ，Lin (2006) ，Lin (2012) ，Lin 

(1996) ，Moriguchi (1983) 等。然而，這些研究主要關注噶瑪蘭語的構詞語

法結構。在借詞方面，目前只有語料記錄，尚未有文獻論及借詞與音韻之

互動情形。儘管在語料記錄上，《噶瑪蘭語詞典》（Li & Tsuchida 

2006）、《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噶瑪蘭語詞典》（謝富惠、謝宗修 

2012）、《台灣原住民族語借詞詞彙彙編──噶瑪蘭語》（ Palemeq 

2014a）、以及《噶瑪蘭語語法概論》（謝富惠 2016）已記載179筆不同的

日語借詞，這些借詞來源絕大多數未提供國際音標或音檔，且當中源自相

同日語的借詞亦有不少記載不一的情形。此外，與噶瑪蘭語借詞相關之音

韻議題，如借詞在音段、音節、及超音段方面的改適都未被論及。因此，

本文希望透過重新蒐集第一手語料更精確地描述噶瑪蘭語借詞，除將深究

噶瑪蘭語日語借詞與音韻之互動情形外，也將提出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McCarthy & Prince 1993，Prince & Smolensky 2004 [1993]）之分

析。本文之語料收集於2021-2022年間，發音人使用新社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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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語言的音韻特徵往往不盡相同。語言的借入一般是在符合借入方

（recipient language）固有音韻的前提下，做最小的改適（adaptation）。因

此，在語言借入的過程中，借出方（donor language）和借入方音韻特徵相

同的部分，往往會被如實地借入，若特徵有所不同，則借入方多半會改造

借出方的音韻特徵，以符合其固有音韻系統。日語和噶瑪蘭語不論在音

段 、 音 節 結 構 、 音 位 組 合 限 制 （ phonotactics ） 、 以 及 超 音 段

（suprasegmental）上都有若干不同。本文將著重在日語借入噶瑪蘭語時，

元音部分的改適。元音改適與音節結構及音位組合限制息息相關，也將一

併討論。 

文獻上有不少借詞理論，最主要有三個：「音韻對應理論」

（Phonological Approach；Paradis & LaCharite 1997，LaCharite & Paradis 

2005）認為借詞改適的決定因素是借出方和借入方在抽象音韻底層結構上

的對應；「語音對應理論」（Perception Approach；Peperkamp 2005，

Peperkamp & Dupoux 2003）認為借詞改適完全取決於聽覺感知層面的對

應；「語音－音韻對應理論」（ Perception-Phonology Approach；

Kenstowicz 2007，Lin 2008，Yip 2006）則認為借詞改適雖發生在聽覺感知

層面，但在改適的過程中，借詞還是會盡可能遵循音韻系統之對應。本文

也將檢視哪個借詞理論較能解釋噶瑪蘭語的借詞改適。 

本文組織架構如下：第二節簡介噶瑪蘭語與日語之音韻系統；第三節

列舉第一手語料，除歸納噶瑪蘭語日語借詞改適之通則外，也提出優選理

論的分析；第四節為結語。 

2. 噶瑪蘭語和日語之音韻系統 

2.1 噶瑪蘭語音韻系統 

噶瑪蘭語有 21 個表層輔音，如表一所示，其中，[ʃ]及[ʒ]為/s/和/z/的同

位音，為/s/和/z/在/i/元音和/j/滑音前顎化的結果，如：/sinap/ [ʃinap]「掃

把」，/zin/ [ʒin] 「海水」；[χ]為/ʁ/的同位音，是/ʁ/在清輔音前或音節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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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化的結果，如：/suʁna/ [suχ.naʔ] 「雪」）；[d]為/ɮ/之同位音，出現在元

音前，如：/ɮamu/ [damuʔ] 「村落」）。[ts]輔音不常見，在固有詞彙中僅

出現在表驚嘆的擬聲詞，如：[tsju]「用以趕動物的喊叫」（Li & Tsuchida 

2006: v）。1滑音/w，j/為獨立音位，因為噶瑪蘭語可以找到 [a.i]/ [aj]以及

[a.u]/ [aw]之對比，如：[kə.na.u] 「銀耳環」 和[kə.naw] 「蔥」、及[ma.i] 

「沒有’」和[ʔə.maj]「飯」（參 Li & Tsuchida 2006）。 

表一 噶瑪蘭語表層輔音 

 p t        [d]  k q ʔ 

 β s        z [ʃ]          [ʒ]  [χ]      ʁ  

            ɮ     

             

m 

ts 

n 

  

ŋ 

  

  ɾ     

   j w   

噶瑪蘭語有七個表層元音，如表二所示。噶瑪蘭語央中元音/ə/在書寫

系統中以e表示。/ə/為獨立音位，因為可以找到 [pə.naj]「蜜蜂」和 [pa.naj]

「稻子」等最小配對（參張永利 2000: 46）。 

表二 噶瑪蘭語表層元音 

 i [ɨ] u 

 [e] ə  [o] 

    

  a  

Li & Tsuchida (2006: 3) 曾指出，e 代表[ə] 或 [ɨ]，暗示[ə]及[ɨ]為同位音，但

未提及[ə]及[ɨ]之分布環境。根據噶瑪蘭語線上辭典之音檔以及本文所收集

之音檔，[ə]元音在噝音（sibilant，如：[s]，[ts]）後方多半讀為舌位較高的

 
1 根據謝富惠（2016: 15），噶瑪蘭語的[ts]亦可出現在借詞中，如：[pamatsiŋ]「射魚」阿美

語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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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ɨ]。2以 nisepezan「裝的」為例，該詞有兩個書寫為 e 的央元音，前者在噝

音 s之後，讀為[ɨ]，後者在 p之後，讀為 [ə]，即：[nisɨpəzan]。央中元音[ə]

在噝音後高化的現象也出現在其它臺灣南島語，如：排灣語（張秀娟 2016: 

17）、以及太魯閣語（Lin 2022）。  

除元音高化的現象外，噶瑪蘭語也有元音低化的情形。中元音[e，o]

即為高元音/i，u/在小舌音/q/及/ʁ/旁，舌位下降的結果（如：/ʁupət/ [ʁopət] 

「篩選」，/tuliq/ > [tuleq] 「虎頭蜂」；張永利  2000，Moriguchi 1983: 

214，Li & Tsuchida 2006），為/i，u/的同位音。3/q/及/ʁ/為小舌音，發音位

置在舌根音後（post-velar）。這些音常會導致鄰近元音低化。例如：阿拉

伯語、馬爾他語、及提比利安希伯來語（Hayward & Hayward 1989，

McCarthy 1994）以及臺灣的泰雅語、排灣語、阿美語、布農語等（Blust 

2009: 264），都有類似的情形。4不過，文獻雖未提及，噶瑪蘭語/u/元音在

舌根鼻音/ŋ/前也有舌位低化的情形，如：/muzuŋ/ [muzoŋ]「扛」，但在/ŋ/

韻尾前的/i/元音舌位不變。太魯閣語也有類似現象：舌根鼻音韻尾前，後

高元音也會低化為[o]（Hu 2003，林蕙珊 2021）。 

由於噶瑪蘭語固有音韻之元音現象與日語借詞之元音改適息息相關，

因此，針對上述噶瑪蘭語固有音韻與元音相關之現象，本文提出以下制

約： 

（1）噶瑪蘭語固有音韻相關制約 

a. 噝音－央高元音：噝音後方元音為央高元音。 

 
2 噶瑪蘭語中，噝音[ʃ，tʃ，dʒ] 只出現在[i] 及[j]前。 

3 謝富惠（2016: 23）看法不同，認為[o]、[u]元音均可與小舌音相鄰，例如： /uʁu/ [oʁo]

「頭」， /buqud/ > [buqod]「腳踝」，故為獨立音位。 

4 Li & Tsuchida (2006) 認為[e]為/i/和小舌音間之中介元音（ transitional vowel），如：

Ribang /ʁiβaŋ/[ʁeiβaŋ] ‘things’。雖然 Li & Tsuchida (2006) 不認為[e]為/i/之同位音，但仍

符合噶瑪蘭語不允許小舌音和/i/元音相鄰的音位組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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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ɨ] ：不要有[ɨ]音。5 

c. 音徵信實制約：輸入和輸出音段在[bk], [lo], [rd]音徵不變。 

d. *小舌音－高元音：小舌音與高元音不可相鄰。 

e. *uŋ：舌根鼻音韻尾前不能有[u]元音。 

f. *中元音：不要有中元音。 

首先，在噶瑪蘭語[ə]～[ɨ]元音的變異方面，本文參考 Kager (1999: 128) 處

理拉納克語（Lanakel）的做法。拉納克語為萬那杜（Vanuatu）南部地區

所使用的南島語，其元音加插亦有[ə]～[ɨ]元音的變異情形：[ɨ]加插在舌冠

音之後，[ə]出現在其它位置。Kager (1999: 128) 認為，拉納克語[ə]～[ɨ]元

音變異說明該語言要求舌冠音後方必須為高元音的「舌冠音－高元音」制

約（即：偏好舌冠音後方為[ɨ]元音的制約）位階高於要求元音不要為高元

音的*[+hi]制約（即：避免[ɨ]元音的制約）之上。噶瑪蘭語[ɨ]～[ə]變異同樣

說明要求噝音後方必須為[ɨ]元音的制約（即：1a）位階應該高於避免[ɨ]元

音的「*[ɨ]」制約（1b）。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噝音後方之元音都是

[ɨ]（如：[suχ.naʔ] 「雪」），只有底層為[ə]的元音（或加插而來的元音，

詳見以下的討論）才會在噝音後以央高元音形式出現。由於[ə]和[ɨ]只有[hi] 

音徵不同，且加插元音因無相對應之輸入音段故不違反音徵信實制約

（feature identity constraint），故噶瑪蘭語[ɨ]～[ə]的變異現象說明要求輸入

和輸出音段[hi]以外之音徵（即：[bk]，[rd]，[lo]等音徵）不變的信實制

約，合稱為「音徵信實制約」（1c），位階高於「噝音－央高元音」制

約，如（2）所示。 

  

 
5  根據共通響度層級（Universal Sonority Hierarchy）（de Lacy 2002: 55）（詳參內文

88），央高元音[ɨ]響度最低。響度低的元音比較不適合擔任韻核 （Prince & Smolensky 

1993），在聽覺上也較不易聽辨而顯得有標（Flemming 2002，Gnanadesik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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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徵信實制約 >> 噝音－央高元音 >>  *[ɨ]||預測[ə]在噝音後舌位升

高為[ɨ] 

/nisəpəzan/  音徵信實制約 噝音－央高元音 *[ɨ] 

a.  nisɨpəzɨn *! (lo: a > ɨ)  ** 

b.  nisəpəzan  **!(sə, za)  

☞  c.  nisɨpəzan  *(za) * 

有關/i，u/舌位低化方面，如前所述，噶瑪蘭語/i，u/元音在小舌音/q，ʁ/旁

讀為[e，o]，/u/在/ŋ/韻尾前讀為[o]。/i，u/為高元音，[e，o]為中元音。文

獻普遍認為中元音較高／低元音有標，因為發音上中元音結合了高元音和

低元音音徵（Schane 1984），故違反更多的位置標記制約（Place 

Markedness Constraints）（Alderete et al. 1999）；從聽覺感知的角度來看，中

元音也較邊緣元音（peripheral vowel）不易聽辨而有標（Flemming 2002，

Gnanadesikan 1997）。此外，有不少跨語言研究顯示，語言若有中元音則有

高／低元音，反之則不然（Crothers 1978，Disner 1984），同樣說明中元音

的確較高／低元音有標。因此，噶瑪蘭語/q/及/ʁ/旁的/i，u/必須降至有標的

中元音的情形，說明噶瑪蘭語固有音韻中，「*中元音」之位階低於要求小

舌音不能與高元音相鄰的「*小舌音－高元音」制約；同理，/ŋ/韻尾前的

/u/會降至有標的/o/也說明噶瑪蘭語固有音韻中，「*中元音」的位階低於要

求/ŋ/韻尾前不能有/u/元音的「*uŋ」制約；請參考（3a）、（3b）及（3c）、

（3d）。事實上，「*中元音」制約亦可解釋噶瑪蘭語音位系統內缺乏中元音

的情形。語言之語音系統可由信實制約和標記制約之互動得到預測（Kager 

1999: 46）。故當「*中元音」制約位階高於要求元音高音徵不變之「[hi]不

變」制約，則預測噶瑪蘭語語音系統無中元音，即使輸入值為中元音；請

參考（3e）、（3f）及（3g）、（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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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舌音—高元音，*uŋ >> *中元音||預測高元音在特定環境舌位降

低 

/ʁu/  *小舌音— 

高元音 

*uŋ *中元音 [hi]不變 

a.  ʁu *!    

☞  b.  ʁo   * * 

/uŋ/ *小舌音— 

高元音 

*uŋ *中元音 [hi]不變 

c.  uŋ  *!   

☞  d.  oŋ   * * 

/o/ *小舌音— 

高元音 

*uŋ *中元音 [hi]不變 

e.  o   *!  

☞  f.  u    * 

/u/ *小舌音— 

高元音 

*uŋ *中元音 [hi]不變 

g.  o   *! * 

☞  h.  u     

噶瑪蘭語實詞在基底形式若以元音起始，則在表層會加插喉塞音，

如：/amiɬ/ →[ʔamiɬ] 「鈴」。噶瑪蘭語詞中韻尾可有可無，但詞尾必須以輔

音結尾；若噶瑪蘭語實詞在基底形式以元音結束，則在表層亦有喉塞音加

插的情形，如：/sanu/ → [sanuʔ] 「講話」（Li 1982: 481，Li & Tsuchida 2006: 

2）。音節結構方面，噶瑪蘭語音節內無純輔音相鄰。6文獻對於噶瑪蘭語在

基底形式是否有輔音串看法不一。Li & Tsuchida (2006: 4) 及謝富惠（2016: 

21）均指出，若噶瑪蘭語底層語詞有純輔音相鄰，則在表層會有弱元音加

插；其中，Li & Tsuchida 認為加插的元音為[ɨ̯]（如：smaqay [sɨ̯maqaj] 

「走」，knaw [kɨ̯naw] 「蔥」；參 Li & Tsuchida 2006: 4），謝富惠認為加插的

元音為[ə]（如： nngi [nəŋi] 「好」）。但噶瑪蘭語線上詞典中，「走」之書寫

形式即為 semaqay，「蔥」之書寫形式即為 kenaw，「好」之書寫形式即為

 
6 滑音非純輔音。噶瑪蘭語表層常見純輔音－滑音之組合，如： [ma.swat]「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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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ngi，亦即輔音間均有元音。實際聆聽音檔，semaqay 中，/s/和/m/間的元

音為 [ɨ]， kenaw 中，/k/和/n/間之元音以及 nengi 中，/n/和/ŋ/間之元音為 

[ə]。因此，不論噶瑪蘭語是否有底層相鄰的輔音，在表層都沒有音節內輔

音串，顯示「*輔音串」制約（4）位階很高，且[ə]和[ɨ]的分布情形與前述

相符，[ɨ]出現在噝音後，[ə]出現在其它環境，這個現象已可由（1）之位階

預測。 

（4）*輔音串：不允許音節內部有輔音串。 

噶瑪蘭語除不允許純輔音相鄰外，亦不允許表層有元音相鄰，亦即音

節必須以輔音為首。當噶瑪蘭語底層有元音相鄰，若相鄰之元音相同則刪

除其中一個元音（/βura-an/ [βu.ran] 「給（受事焦點）」）；若為相異元音，則舌位

高度不同時，高元音會轉為滑音（如：/paizan/ > [paj.zan]「搧穀機」），舌

位高度相同時，則由前方高元音轉為滑音（如：/taɾziun/ > [taɾ.zjun]「單

槓」）（Lin 2018）。針對噶瑪蘭語固有音韻之元音串修補策略，Lin (2018) 已

提出詳盡分析，因元音串修補僅為借詞改適之現象之一，為求精簡，本文

提出以下制約。 

（5）不刪音：輸入值裡的每一個音段在輸出值裡必須有一個對應的音

段。 

（6）位置相異：發音部位相同的滑音或元音不可以相鄰（如：*ji，

*ij，*ii）。 

（7）韻首：音節以輔音為首。 

（8）[syll]不變：輸入－輸出值之[syllabic]音徵不變。 

「韻首」制約抑制元音串並促使元音刪減或滑音化；滑音化改變元音[syll]

音徵，違反（8）「[syll]不變」，故元音既然藉由滑音化以修補元音串，顯

示「韻首」制約位階高於「[syll]不變」，請見（9e-o）。相同元音相鄰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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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音（即：/i.i/ > [i]）而非滑音化（即：/i.i/ > *[ji]）。刪音違反「不刪音」

制約，若相同元音採取滑音化雖可避免違反「不刪音」制約，但會有位置

相同的滑音及元音相鄰，違反「位置相異」制約。故相同元音採取刪音而

非滑音化說明「位置相異」制約位階高於「不刪音」，請見（9a-d）。以下

評選表說明||位置相異>> 不減音 >> 韻首 >> [syll]不變||正確預測噶瑪蘭語正

常語速中，相同元音相鄰時元音刪減，不同元音相鄰時滑音化之修補策

略。7 

  

 
7 噶瑪蘭語元音串不採用輔音加插手段（即：/a.i，a.u/ *[a.ʔi，a.ʔu]），正常語速亦不採用

高元音延展（即：/a.ii，a.ui/ *[a.jiii，a.wiui]），說明「不增音」及「不一對多」制約位階

最高。為求精簡，本文省略這兩個制約，也不考慮違反此兩個制約之候選值。 

(1)  不增音：輸出值裡的每一個音段在輸入值裡必須有一個對應的音段。 

(2)  不一對多：一個音段不能連到一個以上的 X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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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位置相異 >> 不減音 >> 韻首 >>[syll]不變||預測相同元音刪減，不

同元音滑音化 

/ʁazizi-ika/ （相同元音） 位置相異 不減音 韻首 [syll] 

不變 

a. ʁa.zi.zi.i.kaʔ *!  *  

b. ʁa.zi.zji.kaʔ *!   * 

c. ʁa.zi.zi.ji.kaʔ *!    

☞ d. ʁa.zi.zi.kaʔ  *   

/paizan/  （低元音＋高元音） 位置相異 不減音 韻首 [syll] 

不變 

e. pa.ji zan *!    

f. pa.zan  *!   

g. pa.i zan   *!  

☞ h. paj.zan    * 

/masuat/  （高元音＋低元音） 位置相異 不減音 韻首 [syll] 

不變 

i. ma.sat  *!   

j. ma.su.at   *!  

☞ k. ma.swat    * 

/ taɾziun /  （高元音 i+高元音 j） 位置相異 不減音 韻首 [syll] 

不變 

n. taɾ.ʒi.wun *!    

m. taɾ.ʒun   *!   

n. taɾ.ʒi.un   *!  

☞ o. taɾ.ʒjun    * 

最後，噶瑪蘭語實詞至少為雙音節，單音節詞彙多半是表示格位、動

貌、人稱代詞等虛詞（張永利 2000: 48），說明噶瑪蘭語要求實詞必須至

少為雙音節的「實詞最小音長」制約位階最高。噶瑪蘭語重音落在詞尾音

節（如：[pa.náj]「稻子」）。 

（10）實詞最小音長：實詞必須至少為雙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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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語音韻系統8 

日語共有23個表層輔音，如表三所示。其中，[ʃ]、[dʒ]、[tʃ]、[ç]分別

為/s/、/z/、/t/、以及/h/之同位音，為/s/、/z/、/t/、以及/h/在/i/元音和/j/輔音

前顎化的結果，如：/tosika/ [toʃika]「鹿」，/zikan/ > [dʒikan]「時間」，

/tikaku/ > [tʃikaku]「近」，/hirune/ > [çirune]「午覺」。除[tʃ]、[dʒ]、[ç]

外，/t/、/z/、以及/h/還有另外一個同位音[ts]、[dz]、以及[ɸ]，出現在/ɯ/元

音前（如：/tɯmi/ > [tsɯmi] 「罪」，/mikazɯki/ > [mikadzɯki] 「新月」，

/hɯro/ > [ɸɯro] 「浴室」）。日語鼻音後方若有輔音，則與其後方輔音發

音部位相同（如：/sanban/ > [sambaɴ]「三號」，/sannen/ > [sannen] 「三

年」，/sanko/ > [saŋko]「三個」）；詞尾的鼻音讀為小舌鼻音[ɴ]。（如：

/ken/ > [keɴ]「券」）。鼻音[ŋ]在元音間與[ɡ]呈自由變異（如：[kuŋi] ~ 

[kuɡi] 「指甲」）（Tsujimura 2007）。 

日語共有12個表層元音，如表四所示。日語長元音為獨立音位，因為

可以找到[suː]「吸氣」和[su]「醋」等最小配對。清元音[i̥，ɯ̥]則為高元音

/i，ɯ/的同位音，為高元音在清輔音間或位於清輔音及詞尾間清聲化的結

果（如： /sitoː/ [ʃi̥tʃoː]「市長」， /daiɡakɯ/ [daiɡakɯ̥]「大學」）

（Tsujimura 2007）。 

表三 日語表層輔音 

 p t   k   

 b d   ɡ   

 [ɸ] s [ʃ] [ç]   h 

  z      

  [ts] [tʃ]     

  [dz] [dʒ]     

 m n   [ŋ] [ɴ]  

  ɾ       

    j  w  

 
8 臺灣南島語的日語借詞大多於日治時期（1895-1945）借入。日治時期日語之音韻特徵與

現今日語並無明顯差異。根據 Frellesvig (2010) ，日治時期的日語和現今日語屬於相同的

語言時期，即現代日本語時期（Modern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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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日語表層元音 

 i  iː  [i̥]  ɯ  ɯː  [ɯ̥] 

    

 e  eː  o   oː 

  a  aː  

音節結構方面，日語之輔音韻尾僅能為雙輔音（geminate consonants）

之前方成分（如：[ɡak.koː]「學校」）或鼻音（如：[mi.kaɴ]「橘子」）。 

3. 借語語料及元音改適 

本節根據第一手語料歸納日語元音借入噶瑪蘭語時所做的改適情形。

本文之語料收集於 2021-2022 年間。主要發音人為潘秀蘭（女性，花蓮縣

人，民國 46 年生）、朱明蘭（女性，花蓮縣人，民國 45 年生）、以及周

幸儀（女性，花蓮縣人，民國 53年生）。語料收集前，我們參考噶瑪蘭語

文獻（即：《噶瑪蘭語詞典》（Li & Tsuchida 2006）、《原住民族語言線

上詞典──噶瑪蘭語詞典》（謝富惠 & 謝宗修 2012）、以及《噶瑪蘭語語

法概論》（謝富惠 2016））記載之噶瑪蘭語日語借詞，同時也參考

Palemeq（2014a-p）發表之「台灣原住民族語借詞詞彙彙編」所記載，涵

蓋 16族之日語借詞，並分別準備給研究人員以及發音人詞表。給研究人員

的詞表包含文獻記載之日語借詞、借詞語意、以及本文依日語借詞讀音找

到的日語來源詞（包含假名、羅馬拼音、及國際音標），9如（11）所示；

給發音人之詞表僅包含研究者詞表之中文語意，如（12）所示。 

  

 
9 日語國際音標乃先經線上軟體（日語發音：羅馬音翻譯器；

https://easypronunciation.com/en/japanese-kanji-to-romaji-converter）做初步的轉換後，再

依據 2.2節之音韻規則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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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給研究者之詞表 

（12）給發音人之詞表 

a. 油品（總稱） 

b. 公車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日語來源詞本身即是借詞。例如（11b）的日語バス

basu [básɯ]一詞本身即是英語借詞。本文與 Li & Tsuchida (2006) 、Palemeq 

(2014a) 、以及謝富惠（2016）等看法相同，認為噶瑪蘭語 basu一詞借自日

語バス basu [básɯ]而非英語 bus [bʌ́s]，因為相較於日語，臺灣南島語和英

語幾乎沒有接觸。事實上，日語內部借詞之來源讀音並不影響噶瑪蘭語借

詞改適。以日語中為數最多的英源詞（即：日語借自英語的詞彙）為例。

10表（13）羅列了日語英源詞、其相對應之英語來源詞、以及噶瑪蘭語之

相對應借詞讀音。其中，（13a）「杯子」和（13b）「電池」兩詞彙的雙

輔音（即：[kuppu]及[βattiɾi]）很明顯是受日語影響，因為有別於日語，英

語對應的詞彙中並沒有雙輔音。再以元音的改適為例，（13c）「馬拉松」

和（ 13d）「番茄」兩詞彙在英語都有 [ə]元音（即： [mɛrəθɑn]及

[təmeɪtoʊ]）但在噶瑪蘭語中，與英語[ə]元音相對應之元音在讀音上卻不相

同，前者讀為[a]（即：[maɾasoŋ]），後者讀為[u]（即：[tumatu]）。這樣

的差異很明顯是受日語影響，因為前者的讀音與日語讀音完全相同（即：

[maɾasoɴ]），後者雖然對應到日語[o]元音（即：[tomato]），但日語[o]元

音借入噶瑪蘭語被改適為[u]的情形最為常見（詳見（26））。總結來說，

 
10 根據 Sibata (1994) ，日語借詞中，有 84%源自英語。 

 噶瑪蘭語之日語借詞 中文語意 日語來源詞 

a. abura 油品（總稱） [abɯ́ɾa] 

abura 

あぶら 

b. basu/base 公車 [básɯ] 

basu  

バ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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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日語固有詞彙或是英源詞在借入噶瑪蘭語時，改適情形並無不同，

都只受日語讀音影響，不受更上層來源詞讀音之影響。 

（13） 

甲、  日語 英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kappu  

[kappɯ̥] 

カップ 

cup 

[kʌp] 

 

kuppu  

[kuppu] 

 

杯子 

b.  batterī 

[batteɾʲiː] 

バッテリー 

battery 

[bæ təri] 

 

battili 

[βattiɾi] 

 

電池 

c.  marason  

[maɾasoɴ] 

マラソン 

marathon 

[mɛrəθɑn] 

 

malasung  

[maɾasoŋ] 

 

馬拉松 

d.  tomato  

[tomato] 

トマト 

tomato 

[təmeɪtoʊ] 

 

tumatu 

[tumatu] 

 

番茄 

與發音人訪談過程中，我們詢問發音人日語借詞詞彙。以 abura（油

品）為例，我們詢問發音人是否知道意思是「油品」的日語借詞，若發音

人提供的詞彙與研究者詞表之發音相似，我們會請發音人將單詞唸三次並

造句。由於噶瑪蘭語也有來自其它語言之借詞（如：華語及閩南語之借

詞），因此，若發音人提供之借詞與日語來源詞讀法相距甚遠，則被認為

是其它語言之借詞而不納入考慮。如「臉盆」一詞，發音人提供的借詞為 

[ben.taŋ]，不可能來自日語[ta.ɾai] tarai たらい「臉盆」，故斷定非日語借

詞。11本文共收集二百餘筆第一手日語借詞語料，包含五百多個元音。 

借詞一般是在符合借入方固有音韻的前提下，做最小的改變，因此，

若借出方和借入方音韻特徵相同，應會被如實地借入，反之，則做最細微

的改造。以下本文分別討論日語和噶瑪蘭語共有以及相異元音之借入情

形。 

 
11 bintang [bén.taŋ] 為閩南語借詞，其相對應之閩南語來源詞為 bīn-tháng [bin.tʰa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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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共有元音之借入情形 

噶瑪蘭語和日語均有高元音[i]、低元音[a]、以及中元音[e，o]。其

中，日語[a]元音完全對應到噶瑪蘭語[a]元音，如（14）所示，相關範例請

見（15）。 

（14）a → a（155/155 = 100%） 

（15）a > a（155/155 = 100%） 

 

相較於[a]元音，日語高元音[i]雖大多被如實借入為[i]，但亦有不少的

比例（29.2%）被借入為[j]，另有兩筆[i]元音在借入時被刪除，如（16）所

示。相關範例請見（17）－（19）。 

（16）i →  i （73/106 = 68.9%） 

i > j （31/106 = 29.2%）  

i > ∅ （2/106 = 2.1%） 

（17）i > i （73/106 = 68.9%） 

 日語 噶瑪蘭語  

a.  [çiɾʲoː] [hiɾjú] 化學肥料 

b.  [nindʒiɴ] [nin.dʒíŋ] 紅蘿蔔 

c.  [mʲinato] [minatú]  港口 

（18）i > j （31/106 = 29.2%） 

 日語 噶瑪蘭語  

a.  [daiɡakɯ̥seː] [daj.ɡa.ku.sé] ~ 

[taj.ʁa.ku.sé]  
大學生 

b.  [daiçoː] [daj.hjó] 代表（人民代表） 

c.  [aiɾoɴ] [ʔaj.ɾóŋ] 熨斗 

d.  [ɾadʒio] [ɾaʒjú]  收音機 

 日語 噶瑪蘭語 

a.  [teɡami] [ti.ɡa.mí] 信 

b.  [kameɾa] [ka.me.ɾá] ~ [ka.mi.ɾá] 照相機 

c.  [ameɾʲika] [ʔa.mi.ɾi.ká]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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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i > ∅（2/106 = 2.1%） 

 日語 噶瑪蘭語  

a.  [ɾippoːiin] [ɾi.pú.iŋ] 立法委員 

b.  [nitʃijoːbi] [ni.tʃju.βí] 星期日 

不過，這些未被如實借入為[i]的例子並非例外而有規律可循。首先，[i]被

改適為[j]的情形均為[i]在另一元音旁，其中有 20 筆出現在[a]後方，如

（18a-c），一筆出現在[o]之前，如（18d）。此外，[i]元音在借入時被刪除

的例子也都出現在發音部位相同的元音[i]或滑音[j]前，如（19）。由於噶瑪

蘭語不允許元音串，亦不允許發音部位相同的滑音或元音相鄰，此處日語

[i]元音刪除或被借入為[j]的情形均是為了符合噶瑪蘭語固有音韻規範。 

根據優選理論，這些現象可以制約互動來解釋。Yip (2002, 2006) 、

Kenstowicz (2005) 、及 Hsieh et al. (2009) 等曾指出，借詞和其來源詞之對應

關係與借入方內部詞彙不同形式間之對應關係並不相同。本文採用 Yip 提

出之「模仿」制約（即：MIMIC）來規範借詞與來源詞之對應關係。[i]元音

和[j]滑音帶有不同的音節性（即：[syll]），因此，借詞中，[i]元音因遵循噶

瑪蘭語固有音韻規律而變為滑音的情形，說明要求音節以輔音為首的固有

音韻制約（即：「韻首」（7））位階高於要求借詞元音之音節性必須與日語

來源詞一致的借詞信實制約（loanword sensitive faithfulness constraint）「元

音模仿[syll]」（20），請見評選表（22）。[i]元音在發音部位相同的元音及滑

音旁刪除同樣是為了符合固有音韻規律，說明要求發音部位相同的滑音或

元音不相鄰的固有音韻制約（即：「位置相異」（6））位階高於要求日語來

源詞元音不能刪除的借詞信實制約「元音模仿-不刪音」（21），如評選表

（23）所示。 

（20）元音模仿[syll]：借詞與來源詞之[syllabic]音徵必須相同。 

（21）元音模仿-不刪音：來源詞裡的每一個音段在借詞裡必須有一個對應

的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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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韻首 >> 元音模仿[syll]||預測[i]元音在[a]元音旁對應到滑音 

[aiɾoɴ] 熨斗 韻首 元音模仿[syll] 

a. ʔa.i.ɾoŋ *!  

☞b. ʔaj.ɾoŋ  * 

（23）||位置相異 >> 元音模仿-不刪音||預測[i]元音在[j]滑音旁刪音 

[nitʃijoːbi] 星期日 位置相異 元音模仿-不刪音 

a. ni.tʃi.ju.βi *!  

☞b. ni.tʃju.βi  * 

值得注意的是，借詞語料中，有一筆相同元音相鄰的情形，即：[ɡíiɴ] 

> [ɡi.íŋ]「議員」，違背「位置相異」制約。如 2.2 節所述，噶瑪蘭語實詞

至少為雙音節，故可以「實詞最小音長」的角度來解釋。12檢視噶瑪蘭語

涉及表層元音串的借詞（即：[ɡíiɴ] > [ɡi.íŋ]），若為避免違背「位置相

異」制約而刪音（即：[ɡíiɴ] > *[ɡíŋ]），則違反了「實詞最小音長」，因

此，此筆借詞說明「實詞最小音長」（10）之位階高於「位置相異」制

約，如（24）所示。 

（24）||實詞最小音長 >> 位置相異||預測為避免單音節借詞，相同元音相

鄰時可不刪音 

[ɡiiɴ] 議員 實詞最小音長 位置相異 

a. ɡiŋ *!  

☞b. ɡi.iŋ  * 

若不納入上述為滿足噶瑪蘭語固有音韻規律所產生的改適情形，則日語[i]

元音被如實借入為[i]的情形高達 100%。 

日語中元音與高／低元音借入的情形大相逕庭。噶瑪蘭語雖有中元音

[e，o]，但這兩個音段和/i，u，a/等音素不同。前人大多認為噶瑪蘭語[e，

o]為[i，u]之同位音，且多半是[i，u]元音鄰近小舌音（即：[q，ʁ]）舌位下

 
12 布農語有類似現象。黃慧娟（2002）研究布農語元音修補策略時指出，雖布農語高低元

音相鄰有滑音化現象（如：/madaiŋ/ > [ma.dajŋ] 「給」），但若為維持「實詞最小音

長」，則滑音化不產生而形成表層元音串（如：/haip/ > [ha.ip]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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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結果（張永利 2000，Moriguchi 1983: 214，Li & Tsuchida 2006: 3）。借

詞方面，日語[e]元音絕大多數對應到噶瑪蘭語[i]元音，只有少數幾筆有[i ~ 

e]的變異讀法，另有一筆讀為[a]的情形，如（25）所示，相關範例請見

（27）－（29）。日語[o]音段大多對應到噶瑪蘭語[u]。和[e]元音一樣，日

語[o]音段借入時也有幾筆有變異讀法（六筆[u ~ o]及一筆[u ~ i]）；不過，

與[e]不同，日語[o]音段借入時，有不少（七筆）對應到噶瑪蘭語[o]元音，

如（26）所示，相關範例請見（30）－（33）。 

（25）e → i （41/46 = 89.1%） 

a （1/46 = 2.2%） 

變異 （4/46 = 8.7%）（e > i ~ e） 

（26）o → u （49/63 = 77.8%） 

o （7/63 = 11.1%） 

變異 （7/34 = 11.1%）（六筆 o > u ~ o；一筆 o > u ~ i） 

（27）e > i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tegami  

[teɡami] 

tigami  

[ti.ɡa.mí] 
信 

b.  enpitsu  

[empi̥tsɯ̥] 

impic 

[ʔim.píts] 
鉛筆 

c.  penchi  

[pentʃi̥] 

pinci 

[pin.tʃí] 
老虎鉗 

（28）e > i ~ e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megane  

[meɡane] 

megani ~ migani  

[me.ɡa.ní] ~ [mi.ɡa.ní] 
眼鏡 

b. kamera  

[kameɾa] 

kamela  

[ka.me.ɾá] ~ [ka.mi.ɾá] 
照相機 

c. sekitan  

[seki̥taɴ] 

sikitang ~ sekitang  

[ʃi.ki.táŋ] ~ [se.ki.táŋ] 
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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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 > a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ame kutsu  

[ame ɡɯtsɯ̥] 

amagucu 

[ʔa.ma.ɡu.tsú] 
雨鞋 

（30）o > u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ocha  

[otʃa] 

ucia  

[ʔu.tʃjá] 
茶 

b.  bokushi  

[bokɯ̥ʃi̥] 

buksi 

[βuk.ʃí] 
牧師 

c.  seito  

[seːto] 

situ  

[ʃi.tú] 
學生 

（31）o > o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eisei-sho  

[eːseː ʃo] 

isisiw  

[ʔi.ʃi.ʃjó] 
衛生所 

b.  airon  

[aiɾoɴ] 

aylung 

[ʔaj.ɾóŋ] 
熨斗 

c.  konkurīto 

[koŋkɯɾiːto] 

kungkuli 

[koŋ.ku.ɾí] 
混凝土 

（32）o > u ~ o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hanzubon 

[handzɯboɴ] 

hanzubung 

[han.zu.βóŋ] ~ [han.zu.βúŋ] 
短褲 

b.  doraibā  

[doɾaibaː] 

lulayba ~ dulayba 

[ɾu.ɾaj.βá] ~ [do.ɾaj.βá] ~ [du.ɾaj.βá] 
螺絲起子 

（33）o > u ~ i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tanomoshi 

[tanomoʃi̥] 

tanumusi ~ tanimusi  

[ta.nu.mu.ʃí] ~ [ta.ni.mu.ʃí] 

互助會

（標會） 

如前所述，中元音較高元音來得有標，這不僅是語言普遍的現象，在噶瑪

蘭語固有音韻中，中元音也因其出現環境較為侷限（多半與小舌音相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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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底層的/uŋ/組合），故較為有標，反映在「*中元音」這個制約。此

外，2.1 小節亦指出「*中元音」制約同時也是規範噶瑪蘭語語音系統之標

記制約，預測噶瑪蘭語無中元音音位。因此，噶瑪蘭語雖有[e，o]元音，

但日語[e，o]元音借入時卻大多被改適為[i，u]的情形，一方面可能是因為

中元音較為有標，故借入時較易轉化為相對無標的高元音，另一方面亦可

能受中元音在噶瑪蘭語中並非音位，而歸屬於/i, u/有關，13不論何者，皆受

制於「*中元音」制約。由於[o，e]元音及[u，i]元音主要的差異在高音徵

（即：[high]音徵），因此，日語[e，o]元音借入時卻大多被改適為[i，u]的

情形說明「*中元音」位階高於要求借詞元音必須模仿來源詞高音徵之「元

音模仿[hi]」制約（34），如評選表（35）所示。 

（34）元音模仿[hi]：借詞與來源詞之[high]音徵必須相同。 

（35）||*中元音 >> 元音模仿[hi]||預測[o，e] > [u，i] 

o *中元音 元音模仿[hi] 

a. o *!  

☞b. u  * 

但[e，o]元音有少數情形並未被借入為[i，u]。有關七筆日語[o]元音被

如實借入為[o]的情形（如（31）所示），仔細查看例子可發現，除一筆借

詞（即：（31a））外，其它六筆借詞的[o]音段均出現[ŋ]鼻音之前（如：

（31b）、（31c）），顯然是為了符合固有音韻之音位限制，即：*[uŋ]。

因此，日語[o]元音在借入時雖傾向被改適為[u]以滿足「*中元音」制約，

但在日語借詞中，/ŋ/韻尾前之[o]元音卻未被改適為[u]，說明借詞音韻和固

有音韻相同，要求舌根鼻韻尾前不能有[u]元音的「*uŋ」制約位階高於「*

中元音」制約，請見（36）（參（3））。14 

 
13 感謝匿名審查人指出此關聯。 

14 如第二節所述，噶瑪蘭語的/u，i/元音與小舌音相鄰時亦有舌位低化的情形。但本文並

未收集到相關之借詞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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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uŋ >> *中元音||預測在[ŋ]輔音前[o] > [o] 

[aíɾoɴ] 熨斗 *uŋ *中元音 

a. ʔaj.ɾuŋ *!  

☞b. ʔaj.ɾoŋ  * 

若不計入[oŋ]組合，則有高達 86%的[o]元音被改適為[u]。 

有關一筆[e]元音被借入為[a]元音的情形（即：[ame ɡɯtsɯ̥] > 

[ʔa.ma.ɡu.tsu]「雨鞋」），應視為例外較為合理，因為日語[e]借入為[a]的情

形僅有一例，且[e]與[a]的發音差異甚遠。同理，在一筆[o] > [u ~ i]的情形

中（即：[tanomóʃi̥] > [ta.nu.mu.ʃí] ~ [ta.ni.mu.ʃí]「互助會（標會）」），[o] > [i]的

改適部分也應視為例外，因為[o]與[i]的發音同樣有不小的差異。至於[o] > 

[u ~ o]及[e] > [i ~ e]的變異情形，則屬可預測之變異情形。文獻上有不少的

研究討論如何以優選理論預測變異現象，相關討論請見 Kager (1999) 、

Anttila (2002) 、及 Coetzee & Pater (2011) 。例如，Anttila (1997) 及 Anttila & 

Kim (2017) 等所提出的「部分制約排序理論」（Partially Ordered Theory）假

設在語言內部並非所有制約排序都是固定的。該理論允許某些制約享有自

由的排序，這些享有自由排序的制約在位階互換後，即可預測變異現象。

因此，日語[e，o]元音可被借入為高元音[i，u]或中元音[e，o]的變異情

形，說明「*中元音」和「元音模仿[hi]」之間應無固定排序；大多數情形

「*中元音」位階高於「元音模仿[hi]」制約，預測[e，o]元音被借入為[i，

u]，如（35）所示；反之則預測[e，o]元音被如實借入為[e，o]，如（37）

所示。相較於高／低元音，中元音之所以有變異現象，或可歸咎於中元音

在聽覺感知上較邊緣元音不明顯所致。 

（37）||元音模仿[hi] >> *中元音||預測少數[o，e] > [o，e] 的情形 

o 元音模仿[hi] *中元音 

a. u *!  

☞b. o  * 

總結來說，在日語和噶瑪蘭語共有的元音方面，高元音[i]和低元音[a]

絕大部分被如實借入為噶瑪蘭語固有音段[i]、[a]。[i]音段雖然有被借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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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音或被刪除的情形，但卻是為了遵循噶瑪蘭語固有音韻規範，以避免無

韻首音節或是相同發音部位之滑音／元音相鄰。相較於邊緣元音，中元音

[e]和[o]雖也存在於噶瑪蘭語，卻大多被借入為高元音[i，u]。如此違反借

詞信實制約的情形除了可能與[e]和[o]元音屬於/i, u/音位有關，也可能是為

了遵循噶瑪蘭語固有音韻規律，以避免產出有標的中元音。噶瑪蘭語固有

音韻規律同樣也解釋了為何大多被借入為[u]元音的日語[o]元音在舌根鼻音

前反而被借入為[o]。最後，中元音相較於高／低元音，有較多的變異現

象，應與中元音在聽覺感知上較邊緣元音不明顯所致。 

3.2 相異元音之改適 

噶瑪蘭語沒有日語後高非圓唇元音[ɯ]，亦無長元音[aː，iː，eː，oː，

ɯː]或清元音[ɯ̥，i̥]。 

3.2.1 [ɯ]元音 

日語[ɯ]元音在借入噶瑪蘭語時，大多被改造為噶瑪蘭語現存的[u]或[i]

元音，其中又以被改適為[u]元音為大宗（32 筆，91.4%），如（38）所

示。相關範例請見（39）及（40）。 

（38）ɯ元音：  

ɯ  → u （32/35 = 91.4%） 

 i （3/35 = 8.6%） 

（39）ɯ > u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miruku  

[miɾɯkɯ̥] 

miluku  

[mi.ɾu.kú] 
牛奶 

b.  hanturu  

[handoɾɯ] 

hantulu 

[han.tu.ɾú] 
方向盤 

 

c.  arumi  

[aɾɯmi] 

alumi  

[ʔa.ɾu.mí] 
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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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ɯ > i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kurisumasu  

[kɯɾisɯmasɯ̥] 

kulisimas 

[ku.li.ʃi.más] 
聖誕節 

b.  maru  

[maɾɯ] 

mali  

[ma.ɾí]  
球 

c.  baketsu  

[baketsɯ] 

bekisi 

[βə.ki.ʃí] 
水桶 

日語[ɯ]元音的改適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噶瑪蘭語不存在的日語

[ɯ]元音在借入時總是經過改造，說明借詞元音必須為噶瑪蘭語現存之元

音；此點可以用要求借詞元音必須為噶瑪蘭語固有音段的「現存元音」制

約（41）捕捉（詳參 Hsieh et al. 2009）。其次，日語後高非圓唇音元音[ɯ]

（帶有[+back，-round]音徵）大多被改適為噶瑪蘭語後高圓唇元音[u]（帶

有[+back，+round]音徵）而非前高非圓唇元音[i]（帶有[-back，-round]音

徵），顯示元音改造時，保留元音前後位置音徵（即：[back] 音徵）比維

持圓唇音徵（即：[round]音徵）重要。這個發現與前人認為不同音徵之音

韻重要性不同的看法一致（Steriade 2001, 2002，Miao 2006，Lin 2009），

亦與 Lin (2009) 研究華語借詞時發現元音前後位置較其它音徵不容易改變

的現象相符；也說明「元音模仿[bk]」制約（42）之位階必須高於「元音模

仿[rd]」（43），如（44）所示。由於少數日語[ɯ]被借入為[i]，根據「部分

制約排序理論」，「元音模仿[rd]」及「元音模仿[bk]」之位階應不固定。當

「元音模仿[rd]」位階高於「元音模仿[bk]」，則預測[ɯ] > [i]的改適，如

（45）所示。 

（41）現存元音：借詞元音必須為噶瑪蘭語固有音段。 

（42）元音模仿[bk]：借詞與來源詞之[back]音徵必須相同。 

（43）元音模仿[rd]：借詞與來源詞之[round]音徵必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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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現存元音 >> 元音模仿[rd]||預測 [ɯ] > [u] 

||元音模仿[bk] >> 元音模仿[rd]||預測 [ɯ] > [u]而非[ɯ] > [i] 

ɯ 
現存元音 元音模仿 

[bk] 

元音模仿 

[rd] 

a. ɯ *!   

b. i  *!  

☞c. u   * 

（45）||元音模仿[rd] >> 元音模仿[bk]||預測少數[ɯ] > [i]的情形 

ɯ 
現存元音 元音模仿 

[rd] 

元音模仿 

[bk] 

a. ɯ *!   

b. u  *!  

☞c. i   * 

值得注意的是，噶瑪蘭語有兩個與[ɯ]相似的音，分別為[a]與[ɨ]，兩者

和 [ɯ]元音一樣，帶有 [+bk]及 [-rd]音徵。 [ɯ]元音和 [a]元音只有低音徵

（即：[low]音徵）不同；[ɯ]元音帶有[-low]音徵而[a]元音帶有[+low]音

徵。由於[ɯ]元音不曾被改適為[a]，因此說明維持低音徵特徵也比維持圓唇

特徵重要，即「元音模仿[lo]」制約（46）之位階也必須高於[ɯ] > [u]違反之

「元音模仿[rd]」制約，試比較（47b）及（47c）。15比起[a]元音，[ɨ]元音

不僅和[ɯ]元音一樣帶有[+bk]及[-rd]音徵，和[ɯ]元音一樣也都屬於高元

音，照說[ɯ]元音更應該被借入為[ɨ]。然而如 2.1 小節所述，噶瑪蘭語固有

音韻並不偏好[ɨ]元音，因為其響度低且不易聽辨，違反了標記制約*[ɨ]

（1b）。因此，日語[ɯ]元音不被借入為最相似[ɨ]元音再次說明比起滿足借

 
15 「元音模仿[lo]」制約之位階也應高於「*中元音」制約，因為[u]元音在舌根鼻音前變為

[o]元音而非[a]元音，試比較下表（b）與（c）。 

[uŋ] 元音模仿[lo] *uŋ *中元音 

a.  uŋ  *!  

b.  aŋ *!   

☞  c.  o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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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信實制約，遵循噶瑪蘭語固有音韻制約更重要，反應在*[ɨ]制約位階高於

「元音模仿[rd]」制約上，試比較（47a）及（47c）。 

（46）元音模仿[lo]：借詞與來源詞之[low]音徵必須相同。 

（47）||元音模仿[lo] >> 元音模仿[rd]||預測 [ɯ] > [u]而非[ɯ] > [a] 

||*[ɨ] >> 元音模仿[rd]||預測 [ɯ] > [u]而非[ɯ] > [ɨ] 

ɯ 
*[ɨ] 元音模仿 

[lo] 

元音模仿 

[rd] 

a. ɨ *!   

  b. a  *!  

☞c. u   * 

 

3.2.2 長元音 

長元音部分，噶瑪蘭語並無長元音。如（48）所示，所有日語[iː]及

[aː]元音均被改適為噶瑪蘭語相對應的短元音[i]及[a]。所有的長元音[ɯː]亦

被改適為噶瑪蘭語[u]元音。相關範例如請見（49）－（51）。16 

（48）iː > i （4/4 = 100%） 

aː > a （8/8 = 100%） 

ɯː > u （5/5 = 100%） 

（49）iː > i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bīru 

[biːɾɯ] 

bilu  

[βi.ɾú] 
啤酒 

b.  batterī 

[batteɾiː] 

battili 

[βat.ti.ɾí] 
電池 

 

 

 
16 本文並無收集到對應到日語來源詞[ɯːŋ]、[ɸɯː]、及[çiː]組合的借詞。 



噶瑪蘭語日語借詞之元音改適 299 

 

（50）aː > a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gitā  

[ɡitaː] 

gita 

[ɡi.tá] 
吉他 

b.  hatā  

[hataː] 

hata  

[ha.tá] 
旗幟 

（51）ɯː > u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kenkyū 

[keŋkɯː] 

gingkiw  

[ɡiŋ.kjú] 
研究 

b.  yūbin  
[jɯːbiɴ] 

yubin  

[ju.βín] 
郵差 

日語長元音被改適為短元音說明要求元音長度保留的「元音模仿 [long]」

（52）制約位階低於「現存元音」制約，如（53）所示。 

（52）元音模仿[long]：借詞與來源詞之[long]音徵必須相同。 

（53）||現存元音 >> 元音模仿[long]||預測 Vː > V 

iː 現存元音 元音模仿 

[long] 

a. iː *!  

☞ b. i  * 

日語[eː]及[oː]長元音在借入噶瑪蘭語時則存在變異。如前所述，正如

大多數短元音[e，o]，長元音[eː，oː]有相當高的比例被改適為[i，u]元音。

如（54）及（55）所示， [eː]元音有高達 75%的比例會讀為 [i]（如：

（56）），另有 6.3%被改適為[e]（如：（57）），有 18.7%的詞彙有 [i] 或

[e] 的變異讀法（如：（58））。[oː]元音部分，如（55）所示，日語[oː]元

音借入時，有 68.1%會讀為[u]（如：（59）），另外有 4.3%被改適為[o]

（如：（60）），有 27.7%的詞彙有[u]或[o]的變異讀法（如：（61））。

值得注意的是，被改適為[o]的兩筆語料中，有一筆出現在小舌音[ʁ]後方

（61a）。如前所述，噶瑪蘭語中，與小舌音（[q]及[ʁ]）相鄰的高元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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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舌位高度會降低而讀為[e，o]。因此，若不計入為符合噶瑪蘭語音韻而產

出的[ʁo]組合，則有 69.6%的[oː]元音被改適為[u]。整體而言，雖[eː，oː]元

音仍大多被改適為[i，u]元音，但相較於短元音[e，o]，長元音[eː，oː]有較

高的比例被改適為[e，o]或有[e ~ i]，[o ~ u]的變異讀法。亦即長元音[eː，

oː]被如實保留（包含有變異的讀法）的比例較短元音[e，o]高。這個情形

應與聽覺感知有關。長元音較短元音的語音訊號明顯，因此有較高的比例

被借入為位置相同的中元音。 

（54）eː元音 

        eː  →  i （12/16 = 75.0%） 

e （1/16 =6.3%） 

變異 （3/16 = 18.7%）（eː > i ~ e） 

（55）oː元音 

  oː  → u （32/47 =68.1%） 

 o （2/47 = 4.3%） 

                 變異 （13/47 = 27.7%）（oː > u ~ o） 

（56）eː > i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eiga  

[eːŋa] 

iga 

[ʔi.ɡá] 
電影 

b.  tokei  

[tokeː] 

duki 

[du.kí] 
鐘錶 

（57）eː > e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daigakusei 

[daiŋakɯ̥seː] 

dayRakuse 

[daj.ʁa.ku.sé]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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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eː > i ~ e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seifu 

[seːɸɯ̥] 

sehu ~ sebu ~ sihu 

[se.hú] ~ [se.βú] ~ [ʃi.hú] 
政府 

b.  kaikei 

[kaikeː] 

kayki  

[kaj.kí] ~ [kaj.ké] 
會計 

（59）oː > u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otobai 

 [oːtobai] 

utubay  

[ʔu.tu.βáj] 
摩托車 

b.  gaitou 

 [ɡaitoː] 

gaytu 

[ɡaj.tú] 
大衣 

（60）oː > o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hōmuran 

[hoːmɯɾaɴ] 

Rumbulang  

[ʁom.βu.ɾáŋ] 
全壘打 

b.  daihyō  

[daiçoː] 

dayhiw  

[daj.hjó] 
代表 

（61）oː > u ~ o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budō  

[bɯdoː] 

putu~ budu ~  budu 

[pu.tó] ~ [βu.dú] ~ [βu.dó] 
葡萄 

b.  houritsu 

[hoːɾitsɯ̥] 

rulic ~ hulic 

[ʁo.ɾíts] ~ [hu.ɾíts] 
法律 

3.2.3 清元音 

如第 2.2 節所述，日語有兩個清元音[i̥，ɯ̥]，為高元音/i，ɯ/在清輔音

間或位於清輔音及詞尾間濁音清化的結果（Tsujimura 2007）。日語清元音

借入噶瑪蘭語時，大多被改適為濁元音，說明要求濁音音徵（即：[voice]

音徵）必須保留的「元音模仿[vce]」制約（62）位階低於要求元音必須為噶

瑪蘭語現有元音的「現存元音」制約，如（63）所示。 

（62）元音模仿[vce]：借詞與來源詞之[voice]音徵必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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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現存元音 >> 元音模仿[vce]||預測 V̥ > V 

i̥ 現存元音 元音模仿[vce] 

a. i̥ *!  

☞ b. i  * 

正如同日語[i，ɯ]元音及[iː，ɯː]長元音，日語清元音[i̥]，[ɯ̥]借入時大

多分別被改適為[i]和[u]元音，如：（64）及（65）所示，相關範例請見

（66）及（68）。不過，和[i，ɯ]元音及[iː，ɯː]長元音不同，清元音亦有

不少被弱化為央元音[ɨ]，或甚至被刪除的情形，如（67）及（69）。 

（64）i̥元音： 

i̥   → i （24/26 = 92.3%） 

 ∅/ɨ（2/26 = 7.6%） （i̥ > ɨ [1/2 = 50%]；i̥ > Ø  [1/2 = 50%]） 

（65）ɯ̥元音： 

        ɯ̥   → u （27/43 = 62.8%） 

 ∅/ɨ（11/43 = 25.6%）（ɯ̥ > Ø  [10/11 = 90.9%]；ɯ̥ > ɨ [1/11 = 

9.1%]） 

                 變異（5/43 = 11.6%）（ɯ̥ > u ~ ∅ [2/5 = 40%]；ɯ̥ > u ~ ɨ [2/5 

= 40%]；ɯ̥ > ɨ ~ ∅ [1/5 = 20%]） 

（66）i̥ > i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enpi 

[empi̥] 

impi 

[ʔim.pí] 
鏟子 

b.  kikai  

[ki̥kai] 

kikay 

[ki.káj] 
機械 

（67）i̥ > ∅/ɨ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shiken  

[ʃi̥keɴ] 

seking  

[sɨ.kíŋ] 
考試 i̥ > ɨ 

 

b. furoshiki 

[ɸɯɾoʃi̥ki̥] 

huruski  

[hu.rus.kí] 
大布巾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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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ɯ̥ > u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kutsu  

[kɯ̥tsɯ̥] 

kucu  

[ku.tsú] 
鞋子 

b.  miruku 

[míɾɯkɯ̥] 

miluku  

[mi.ɾu.kú] 
牛奶 

c.  kippu 

[ki̥ppɯ̥] 

kippu  

[kip.pú] 
車票 

（69）ɯ̥ > ∅/ɨ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houritsu 

[hoːɾitsɯ̥] 

rulic ~ hulic 

[ʁo.ɾíts] ~ [hu.ɾíts] 
法律 ɯ̥ > ∅  

b.  enpitsu 

[empi̥tsɯ̥] 

impic 

[ʔim.píts] 
鉛筆  

c.  garasu  

[ɡaɾasɯ̥] 

galas 

[ɡa.ɾás]  
玻璃  

d.  bokushi  

[bokɯ̥ʃi̥] 

buksi 

[βuk.ʃí] 
牧師  

e.  shatsu 

[ʃatsɯ̥] 

siacu  

[ʃja.tsɨ́] 
上衣 ɯ̥ > ɨ 

（70）ɯ̥ > u ~ ∅；ɯ̥ > u ~ ɨ；ɯ̥ > ∅ ~ ɨ 

 日語 噶瑪蘭語 語意  

a.  baidoku 

[baidokɯ̥] 

baytuku ~ bayduk  

[βaj.tú.ku] ~ [βaj.dók]  
梅毒 ɯ̥ > u ~ ∅ 

b.  tsukue 

[tsɯ̥kɯe] 

cukui  

[tsu.ku.ʔí] ~ [tsɨku.ʔí] 
桌子 ɯ̥ > u ~ ɨ 

c.  sa-bisu 

[saːbisɯ̥] 

sabis ~ sabisu 

[sa.βís] ~ [sa.βi.sɨ́] 
優惠 ɯ̥ > ∅ ~ ɨ 

有關清元音刪除／弱化的情形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清元音刪除／

弱化的情形大多出現在清噝音（sibilant，即：ts、s、tʃ、ʃ）之後。在 2 筆

[i̥]弱化／刪除的例子中， [i̥]均出現在日語 [ʃ]之後（如：（ 71a）、

（71b））；且當[ʃ]後方之清元音弱化／刪除後，[ʃ]一律被改適為[s]，因噶

瑪蘭語[ʃ]輔音只出現在[i]元音前。在 11 筆[ɯ̥]弱化/刪除的例子中，有 4 筆

[ɯ̥]在[ts]之後弱化/刪除（如：（72）），4 筆在[s]之後弱化／刪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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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只有 3 筆出現在[k]之後弱化／刪除（如：（74））。本文所收

集的日語借詞中，來源詞的[i̥]元音亦有出現在[p]、[ç]、及[k]輔音之後，

[ɯ̥]元音亦有出現在[p]及[ɸ]輔音之後的情形，但在借入時，這些組合的清

元音均未被刪除或弱化為 [ɨ]，如（75）所示， 17相關範例如（76）、

（77）。 

（71）ʃi̥ > s ~ sɨ 

 日語 噶瑪蘭語   

a.  furoshiki 

[ɸɯɾoʃi̥ki̥] 

huruski  

[hu.rus.kí] 
大布巾 ʃi̥ > s 

b. shiken  

[ʃi̥keɴ] 

seking  

[sɨ.kíŋ] 
考試 ʃi̥ > sɨ́ 

（72）tsɯ̥ > ts/t ~ tsɨ  

 日語 噶瑪蘭語   

a.  entotsu 

[entotsɯ̥] 

intut ~ intuc 

[ʔin.tút] ~ [ʔin.túts] 
煙囪 tsɯ̥ > ts/t  

b.  houritsu 

[hoːɾitsɯ̥] 

rulic ~ hulic 

[ʁo.ɾíts] ~ [hu.ɾíts] 
法律  

c.  enpitsu 

[empi̥tsɯ̥] 

impic 

[ʔim.píts] 
鉛筆  

d.  shatsu 

[ʃatsɯ̥] 

siacu  

[ʃja.tsɨ́] 
上衣 tsɯ̥ > tsɨ 

（73）sɯ̥ > s ~ sɨ 

 日語 噶瑪蘭語   

a.  garasu  

[ɡaɾasɯ̥] 

galas 

[ɡa.ɾás]  
玻璃 sɯ̥ > s 

b.  barasu 

[baɾasɯ̥] 

balas 

[ba.ɾás]  
礫石  

c.  kirisutokyou 

[kʲiɾʲisɯ̥tokʲoː] 

kelistukiw 

[kə.ɾis.tu.kjú] ~ 

[ki.ɾis.to.kjó] 

基督教  

d.  sa-bisu 

[saːbisɯ̥] 

sabis ~ sabisu 

[sa.βís] ~ [sa.βi.sɨ́] 
優惠 sɯ̥ > s ~ sɨ 

 
17 （75）表不包含 5例涉及變異（即：ɯ̥ > 變異）的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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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kɯ̥ > k  

 日語 噶瑪蘭語 

a.  bokushi  

[bokɯ̥ʃi̥] 

buksi 

[βuk.ʃí] 
牧師 

b.  [kantokɯ̥] [kam.túk] 監工/監督 

c.  [kokɯ̥so] [kuk.sú] 控告 

（75）日語[i̥，ɯ̥]的借入情形 

日語 噶瑪蘭語 

∅/ɨ （刪音或弱化） u/i 

i̥ tʃi̥/ ʃi̥ 2/12  （16.7%） 10/12   （83.3%） 

pi̥ 0/3   （0.0%） 3/3   （100%） 

çi̥ 0/3   （0.0%） 3/3   （100%） 

ki̥ 0/8   （0.0%） 8/8   （100%） 

ɯ̥ tsɯ̥/ sɯ̥ 8/15 （53.3%） 7/15 （46.7%） 

kɯ̥  3/15 （20%） 12/15（80%） 

ɸɯ̥ 0/3   （0.0%） 3/3   （100%） 

pɯ̥ 0/5   （0.0%） 5/5   （100%） 

（76）p、ç、及 k輔音後之 i̥元音全數讀為 i 

 日語 噶瑪蘭語   

a.  [empʲi̥] [ʔim.pí]  鏟子 pʲí̥  > pi 

b.  [empʲi̥tsɯ̥] [ʔim.píts]  鉛筆  

c.  [çi̥kʲidaʃi̥] [hi.ki.ɮa.ʃí]  抽屜 çi̥ > ħe 

d.  [çi̥koːkʲi̥] [hi.ku.kí]  飛機  

e.  [kʲi̥kai] [ki.káj]  機械 kʲi̥ > ki 

f.  [deŋkʲi̥] [ɮiŋ.kí]  電  

g.  [kʲi̥ʃa] [ki.ʃjá]  （蒸氣）火車  

（77）p、ɸ輔音後之 ɯ̥元音全數讀為 u 

 日語 噶瑪蘭語   

a.  [kippɯ̥ ] [kip.pú]  車票 pɯ̥ > pu 

b.  [kappɯ̥ ] [kup.pú]  杯子  

c.  [ɸɯ̥toɴ] [hu.tóŋ]  棉被 ɸɯ̥ > ħo 

d.  [kaŋɡoɸɯ̥] [kaŋ.ɣu.hú]  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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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清元音刪除的比例大於弱化的比例，如（78）所示。在 13個涉

及元音刪除及弱化的例子中，有十一個例子採取元音刪除（如：

（79）），只有二個例子採取元音弱化（如：（80））。 

（78）清元音刪除比例大於弱化比例 

刪除 ɯ̥ > Ø   [10/11 = 90.9%] 
11/13 ＝84.6% 

i̥ > Ø   [1/2 = 50%] 

弱化 ɯ̥ > ɨ  [1/11 = 9.1%] 
2/13 ＝15.4% 

i̥ > ɨ [1/2 = 50%] 

（79）清元音刪除 

a.  entotsu 

[entotsɯ̥] 

intut ~ intuc 

[ʔin.tút] ~ [ʔin.túts] 
煙囪 tsɯ̥ > t/ts  

b.  houritsu 

[hoːɾitsɯ̥] 

rulic ~ hulic 

[ʁo.ɾíts] ~ [hu.ɾíts] 
法律  

c.  enpitsu 

[empi̥tsɯ̥] 

impic 

[ʔim.píts] 
鉛筆  

d.  garasu  

[ɡaɾasɯ̥] 

galas 

[ɡa.ɾás]  
玻璃 sɯ̥ > s 

e.  barasu 

[baɾasɯ̥] 

balas 

[ba.ɾás]  
礫石  

f.  kurisumasu  

[kɯɾisɯmasɯ̥] 

kulisimas 

[ku.li.ʃi.más] 
聖誕節  

g.  kirisutokyou 

[kʲiɾʲisɯ̥tokʲoː] 

kelistukiw 

[kə.ɾis.tu.kjú] ~ 

[ki.ɾis.to.kjó] 

基督教  

h.  bokushi 

[bokɯ̥ʃi̥] 

buksi 

[βuk.ʃí] 
牧師 kɯ̥ > k 

i.  [kantokɯ̥] [kam.túk] 監工/監督  

j.  [kokɯ̥so] [kuk.sú] 控告  

k. furoshiki 

[ɸɯɾoʃi̥ki̥] 

huruski  

[hu.rus.kí] 
大布巾 tʃi̥ > t/ts 

（80）清元音弱化 

a.  shatsu 

[ʃatsɯ̥] 

siacu  

[ʃja.tsɨ́] 
上衣 tsɯ̥ > tsɨ 

b.  shiken  

[ʃi̥keɴ] 

seking  

[sɨ.kíŋ] 
考試 ʃi̥ > s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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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例清元音借入時，採弱化而非刪除策略的原因，仍應與噶瑪蘭語固有音

韻規律有關。噶瑪蘭語不允許音節內有輔音串。（80b）的「考試」

（ [ʃi̥keɴ] > [sɨ.kíŋ]）若刪除清元音，則會產生輔音串（如： [ʃi̥keɴ] > 

*[skíŋ]）。（80a）的「上衣」（[ʃatsɯ̥] > [ʃja.tsɨ́]）採用弱化策略則和噶瑪

蘭語固有音韻要求實詞至少為雙音節有關（詳見 2.1節之討論）。（79）所

有範例中，清元音刪除後仍至少有兩個音節，但（80a）「上衣」之清元音

若刪除，則會形成單音節詞（即：[ʃatsɯ̥] > *[ʃjats]），故採取元音弱化策

略以維持雙音節結構。 

總結來說，在清元音涉及刪除或弱化為[ɨ]的情形中，元音刪除為大

宗，除非是為了避免元音刪除後借詞小於雙音節或是形成音節內輔音串。

元音刪除為主要策略，說明元音弱化為[ɨ]所違反的制約，即：「*[ɨ]」，位

階高於元音刪除所違反的制約，即：「元音模仿-不刪音」。此外，為避免借

詞小於雙音節或形成音節內輔音串，元音改採弱化而非刪除策略，說明

「實詞最小音長」及「*輔音串」位階高於避免元音弱化的「*[ɨ]」。 

（81）||*[ɨ] >> 元音模仿-不刪音||預測清元音刪除比弱化常見 

||*輔音串，實詞最小音長  >> *[ɨ]||預測為避免輔音串及單音節借

詞，則採用元音弱化 

[empi̥tsɯ̥] 鉛筆 *輔音串 實詞最小音長 *[ɨ] 元音模仿-不刪音 

a. im.pí.tsɨ   *!  

☞ b. im.pits    * 

[ʃatsɯ̥] 上衣 *輔音串 實詞最小音長 *[ɨ] 元音模仿-不刪音 

c. ʃjats  *!  * 

☞ d. ʃja.tsɨ   *  

[ʃi̥keɴ] 考試 *輔音串 實詞最小音長 *[ɨ] 元音模仿-不刪音 

e. skiŋ *! *  * 

☞ f. sɨ.kiŋ   *  

如表（81）所示，透過不同的借詞信實制約與固有音韻制約的排序可正確

預測清元音一般採取刪除策略，但為避免產出固有音韻不允許的單音節詞

及音節內輔音串，則以元音弱化取代。這個現象再次說明符合固有音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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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詞音韻當中的重要性，反映在固有音韻制約高於借詞信實制約之位階

上。 

有關清元音的刪除及弱化，仍需解釋為何清元音的刪除及弱化多出現

在噝音之後以及為何元音弱化時，弱化為央高元音[ɨ]而非其它元音。前者

應與聽覺感知有關。如前所述，日語清元音雖出現在塞音（即：[p]，

[k]）、擦音（即：[ɸ]、[ç]、[s]、[ʃ]）、以及塞擦音（即：[ts]）之後，但

清元音的刪除及弱化卻大多出現在噝音之後。有關日語清元音的研究指

出，高元音在擦音後比在塞音後更容易清聲化  （Han 1962，Maekawa 

1983，Yoshida & Sagisaka 1990，Kondo 1997，Tsuchida 2001）；也有不少

研究認為塞擦音同樣也比塞音更易使後方高元音清聲化（Han 1962: 89， 

Beckman 1996，Maekawa & Kikuchi 2005，Byun 2012，Nielsen 2012，

Takeda & Kuwabara 1987，Kondo 1993）。這些研究或可解釋為何屬於舌冠

擦音及塞擦音的噝音，其後方之高元音在借入時更易刪除或弱化。不過，

[ɸ]、[ç]也是擦音，但本文收集到各三例的語料中，卻未有後方高元音清音

化的情形。前人（Yoshioka 1979，Sawashima 1968）曾指出，日語元音間

之/h/擦音其實會受鄰近元音影響而有聲帶震動的情形，英語/h/亦有類似現

象（Koenig 2000，Koenig et al. 2008），因此，日語/h/較不易使其鄰近之高

元音清音化（Nielsen 2012）。[ɸ]、[ç]為/h/之同位音，或可解釋為何[ɸ]、

[ç]不易使其後方元音清聲化。18 

至於為何清元音弱化為央高元音[ɨ]而非其它元音，則與響度階級有

關。根據共通響度層級（82），[ɨ]元音是噶瑪蘭語固有音韻中，響度最低

的元音。清元音之響度無庸置疑的低於一般元音，即：濁元音。假設清元

音之響度以一階之差低於響度最低的[ɨ]元音，如（83）所示，且將信實制

約以等級細分（faithfulness on a scale，Gnanadesikan 1997，Alderete et al. 

1999），即：一階的差別與一階以上的差別不同，則（84）的制約「相同

 
18 本文所收集到對應到日語[ɸ]、[ç]之借詞分別各僅有三例。[ɸ]、[ç]後方高元音未清化雖

可能是語料不足所導致的空缺，但根據前人研究，/h/在元音間聲帶震動應是較合理的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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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鄰（響度）」可以解釋為何清元音會被借入為[ɨ]而非其它的元音，試比較

（85a）、（85b）。 

（82）共通響度層級（Universal Sonority Hierarchy）（de Lacy 2002: 55） 

低邊緣元音（low peripheral V） > 中邊緣元音（mid peripheral V） 

> 高邊緣元音（high peripheral V） > 央中元音（mid central V） > 

央高元音（high central V） 

（83）共通響度層級（含清元音） 

低邊緣元音 > 中邊緣元音 > 高邊緣元音 > 央中元音 > 央高元音 > 

清元音 

（84）相同／相鄰（響度）：來源詞與借詞相對應音段之響度必須相同或相

鄰。19 

（85）||相同／相鄰（響度）] >> *[ɨ]||預測清元音弱化為[ɨ]而非其它元音 

[Cɯ̥C] 相同／相鄰（響度） *[ɨ] 元音模仿-不刪音 

☞ a. CɨC  *  

b. CuC *!   

[Cɯ̥] 相同／相鄰（響度） *[ɨ] 元音模仿-不刪音 

☞ c. C   * 

d. Cɨ  *!  

e. Cu *!   

上述位階（85）預測清元音刪除／弱化的情形。但並非所有的清元音

均會刪除／弱化。在「部分制約排序理論」下，「元音模仿 -不刪音」及

「*[ɨ]」制約和「相同／相鄰（響度）」應無固定位階，當「元音模仿-不刪音」及

「*[ɨ]」之位階高於「相同／相鄰（響度）」，則預測[ɯ̥，i̥]被改適為[u，i]的

情形，如（86）所示。 

 
19 「相同／相鄰（響度）」制約亦可解釋為何[ɯ]元音不被借入為[ɨ]，因為兩者響度並非相同

或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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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ɨ] >> 元音模仿-不刪音 >> 相同／相鄰（響度）||預測[ɯ̥，i̥]被借入[u，i] 

[Cɯ̥C] *[ɨ] 元音模仿-不刪音 相同／相鄰

（響度） 

元音模仿[vce] 

a. CɨC *!   * 

☞ b. CuC   * * 

[Ci̥] 
*[ɨ] 元音模仿-不刪音 相同／相鄰

（響度） 

元音模仿[vce] 

a. Cɨ *!   * 

b. C  *!   

☞ c. Ci   * * 

總結來說，有別於濁元音，清元音有不少元音刪除或弱化的情形。由

於濁元音和清元音為同位音，兩者在元音刪除及弱化上的差異表現說明借

出方詞彙之底層音位結構對於借詞改適並無影響；借詞改適主要取決於借

出方詞彙之表層結構。日語濁元音和清元音雖有相同的底層結構，但在表

層音徵卻不相同；兩者在表層的差別造就兩者在元音刪除及弱化上之差

異。20 

4. 結語 

日語借入噶瑪蘭語時，不存在於噶瑪蘭語的元音通常被改適為最相近

的噶瑪蘭語元音。其中，[ɯ] > [u] 的改適說明在接受改造時，元音更傾向

保留前後位置和低音徵。然而有三種情形值得注意：一是部分[i]元音並非

被如實借入為[i]元音而被改造為[j]滑音或被刪除；二是中元音較高／低元

音有更多變異現象，且短中元音較長中元音更易被借入為高元音[i, u]；三

是部分清元音有弱化／刪除的情形。本文認為這些現象多受噶瑪蘭語固有

音韻及聽覺感知的影響。文獻對於借詞中音韻及聽覺感知的地位看法不

一。文獻三大主要借詞理論中，「音韻對應理論」只注重借出方和借入方在

 
20 輔音方面，日語詞中鼻音韻尾的改適情形也支持了噶瑪蘭語的借詞改適不取決於借出方

詞彙之抽象底層結構，詳見 Lin（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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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音韻底層結構上的對應。相反地，「語音對應理論」和「語音－音韻對

應理論」認為借詞的改造是發生在聽覺感知層面。兩者差異在於「語音對

應理論」認為借詞的改造完全取決於聽覺感知層面，而「語音－音韻對應

理論」認為不論聽覺感知或音韻系統都在借詞音韻中占有重要地位，借詞

的改造發生在聽覺感知層面，但在改造過程中，借詞仍會盡可能遵循音韻

系統的對應。噶瑪蘭語日語借詞的元音改適支持「語音－音韻對應理論」。

首先，噶瑪蘭語日語借詞在元音改適上不太可能發生在抽象底層結構。清

高元音和濁高元音在底層結構皆為/i，ɯ/，但兩者在元音刪除／弱化上卻

有明顯差異。因此，認為借詞改適取決於借出方抽象音韻底層結構的「音

韻對應理論」無法解釋噶瑪蘭語的借詞改適。其次，噶瑪蘭語日語借詞改

造不僅受聽覺感知影響，也遵循噶瑪蘭語音韻規律。如前所述，相較於邊

緣元音，中元音有較多變異的讀法，且有別於大多被借入為[i，u]的短中元

音[e，o]，日語長中元音[eː，oː]更易被如實借入為[e，o]；另外，元音弱化

及刪除的情形都出現在清元音而非濁元音。由於中元音在聽覺感知上較邊

緣元音不明顯；短中元音及清元音在聽覺顯著性也不如長中元音及濁元

音；因此，上述現象均說明聽覺感知在噶瑪蘭語借詞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

位。除聽覺感知外，音韻上的對應也相當重要。如前所述，噶瑪蘭語之日

語借詞大多遵循噶瑪蘭語的音韻規律，例如：借詞的輸出值不會產生元音

串、輔音串、或*[uŋ]的組合，即使遵循噶瑪蘭語音韻規律可能導致改造後

之元音在音質上與來源詞有所差異，故說明音韻對應在噶瑪蘭語日語借詞

中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認為借詞改適完全取決於聽覺感知層面

對應的「語音對應理論」亦無法解釋噶瑪蘭語的借詞改適。噶瑪蘭語日語

借詞的元音改適不重視借出方詞彙之抽象音韻底層結構，元音改造時也並

非完全取決於聽覺感知層面，因此較支持「語音－音韻對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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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word Adaptation of Japanese Vowels in 

Kavalan 

Hui-Shan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vowel adaptation of Japanese loanwords in 

Kavalan. Based on primary data, it is shown that Japanese vowels that 

are shared by Kavalan do not always enter Kavalan unchanged; and, 

Japanese vowels not shared by Kavalan are not always adapted to their 

closest Kavalan vowel counterparts. It is argued that this less-than-ideal 

matching is partly due to a lack of perceptual saliency in some vowels 

and partly due to a competition between mimicking Japanese vowels 

and conforming to Kavalan phonology. The latter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ithfulness constraints which require 

features of Japanese vowels to be preserved in loanword outputs as well 

as markedness constraints which prohibit structures that are considered 

marked in Kavalan. The fact that both perception and native phonology 

play roles in vowel adaptation in Kavalan loanwords thus supports the 

Perception-Phonology Approach for loanword adaptation, a perception-

oriented theory that involves native phonology. 

Key words: Kavalan, Japanese loanword, vowel adaptation, Optimalit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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